
评论台湾深度太阳花学运十周年

一念之变，十年之途：太阳花精神的离散与重访

如今在距离太阳花既不远也不近的十周年，记忆这场运动最好的方式，也许已不再仅是谈论它的历史定位与成就。

2014年3月30日，台北，占领立法院的学生举行集会，示威者高喊口号。摄：Lam Yik Fei/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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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4年3月18日晚间，一群不满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以30秒通过“两岸服贸协议”的学生及公民团体，冲进立法院瘫痪议事，并展开为期24日的公
民运动，台湾社会也因著这种全面性的运动受到剧烈摇晃，那股盘据街道对峙的余热，依旧弥漫至今。

一念之变，十年之途，当年的运动者如今有著截然不同的际遇，各自走出不同的人生，台湾政治版块在太阳花学运后亦面临重组洗牌，公民社会随之兴起、
茁壮与健步迈前，持续在后太阳花时代吹拂台湾社会。如果记忆有期，十年之后，你还记得哪些？如果记忆无法抹消，参与者又如何与其相伴？端传媒将自
3月13日起，刊载太阳花学运十周年系列文章及特制页面，向著记忆的碎片发出回声。

太阳花学运（编按：在台湾亦常见以占领立法院的3月18日称为318学运）对台湾而言，是一场关于觉醒与改变的巨浪，在帝国夹缝里，选择从中国转身，
走向世界；而推起这场巨浪的深层暗流，则来自台湾民间社会力被迫抵抗中国以商围政的策略下、于马政府时代迅速白热化的主体性危机：两岸整合统一的
弦外之音盖过了本土认同；党纪与技术官僚思维的专断越过了民主宪政；政商买办集团的活跃，剥夺了民间对社会经济改革的期待。

自2008年的野草莓运动起，民间社团借由国家主权、环境保护、居住正义、性别平权、劳权、反媒体垄断、程序正义等倡议运动渐次结盟，最后动员出一股
同时聚结了“台湾认同”、“民主宪政”、“社经改革”三项旨趣的庞大政治力量。

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突破了80年代党外运动以来、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民所称之“克劳塞维兹的魔咒”（吴介民，2002）——来自民间的进步改革力量
不再是政治本土化运动被工具化的附庸，社会力自主地实现了对政治社群（主要是民进党）的弯道超车，一时之间成为主导台湾政治改革方向的最大力量。

如此也使得台湾认同与国家主体的想像不再由传统的台独运动一家专卖，其跨出原本政治社群框架（“蓝绿”、“统独”对抗）的同时，也获得了巨浪般的群众
基础。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员吴叡人以“黑潮”喻之（吴叡人，2016），此一透过反抗精神与一系列进步改革旨趣所集结而成的广大社群共识，标志著以台湾
为国家主体之“公民民族主义”的成熟。

以“黑潮”为基础的台湾公民民族主义所突显的是，社会自主（social autonomy）成为“觉醒”与“改变”之舞台上的主角，也因而能与国家及政党分庭抗礼，
真正落实了台湾从民主化到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的这段期间始具雏形、但却迟迟未得稳固的“国家机器／政治社会／民间社会”三元结构（吴介民，
2002）。

换言之，所谓太阳花的“公民觉醒”，若以台湾政治史的长镜头来鸟瞰，它正是长期以来搭挂在本土政治运动、习于被后者所代言的母体社群，从被动沉默转
向独立自觉、并开始自发行动的历史转折。

然而，从十年后的距离再次回顾太阳花，这场公民觉醒的高光时刻，毋宁更像是理想短暂的灵光一现，虽激起沛然四溢的社会力，但在其随后凝聚并建制化
的过程中，曾参与其中的人们，依然无法免于遭遇历史的曲折吊诡。

运动退场回归日常选举后，社会力随著民进党于2014及2016年两场选举的大胜，再度遭遇了2.0版的“克劳塞维兹魔咒”：明星化的太阳花运动世代，从街头
被吸纳进民进党的幕僚室与侧翼、“第三势力”在中国因素内外进逼（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大势下则难以另辟空间。

随后从2018年起，美中对抗白热化大大改变了太阳花前使社会力开始凝聚的改革旨趣：安全议题的急迫性盖过了社会改革、2018年进步阵营在十项公投的
惨败，使得部分政治上的本土认同开始与之“割席断义”；2020年后疫情与晶片战的大局，更加速让台湾认同的重心从公民审议之民主宪政与社会改革的议题
上转移至国安旨趣。

这一连串发展所揭露的，不仅是“公民觉醒”后的社会力在台湾顿失其位、难以独立成建制三元结构之一的外在窘境，也更直指其面临的内部解体危机：当“台
湾认同”、“民主宪政”、“社经改革”三位一体的理念共识（为了方便，下文简称为“太阳花精神”）开始松动、离散、甚至彼此扞格，那么当年建立在此三位一
体之上的、“自己的国家自己救”那种对台湾国家主体性理所当然的广泛认同、那以台湾为独立的国家行动者的共同体想像，也已然面临相当程度的质疑与挑
战——2024年外患威胁更甚的今天却已卖不动芒果干（亡国感），就是一种警讯。

伴随著此一挑战的，还有那意料不到的世代与媒介的迅速换血：当2010年代奔放嘉年华式的公共参与，被2020年代 Z 世代淡漠的现实主义所迭代，当脸书
从孕育公民行动与公共讨论的生猛泉源，变成被 Dcard、抖音所揶揄之充斥政治侧翼的老人媒介，当公众在媒介分众的注意力经济下，开始对公共讨论疲乏
并卸下公民行动者的身分，这场运动也终究在十年之后被 KOL 失真地记忆成“民进党太阳花搞笑卖萌拉下马英九”。

至于那遭逢松动离散的太阳花精神，其一部分的社会基础也终究发生质变，并讽刺地被因这场运动而生的新兴民粹明星（柯文哲／黄国昌）所分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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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历史定位的角度来看，太阳花学运的成功应无疑义——它标志著台湾母体社群透过抵抗行动，开始脱离认同暧昧的长期泥淖，理所当然地将自己
想像并表达为一个边界明确、独立自主的国家。但如今在距离太阳花既不远也不近的十周年，记忆这场运动最好的方式，也许已不再仅是谈论它的历史定位
与成就。

正如部分媒体在太阳花十周年的专题里（如《端传媒》、《报导者》、前资深记者刘致昕《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开始走出菁英视角、走入外围素人支持
者与旁观者的多元体验，这篇评论也更想聚焦在，当太阳花精神离开了高光时刻、走入后十年复杂而充满人味的历史吊诡下，这股台湾社会充沛生命之力所
经历的辩证、矛盾、甚至无能为力。

为此，我们必须仔细梳理一番，太阳花精神之“台湾认同”、“民主宪政”、“社经改革”这三大旨趣，是在怎样的具体脉络下汇流成一体、又因怎样的时局变化
而面临离散与异化。透过这样的梳理，或许也能较为清楚地看见，这十年历史吊诡的端倪早在当初就已隐然埋下。

2014年3月24日，台北，防暴警察在行政院外与学生示威者发生冲突时使用水炮。摄：Lam Yik Fei/Getty Images

“进步左翼”首度进入台湾建制政治光谱

这股汇聚成太阳花精神的台湾社会力，可说是滥觞于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所引发的全球反新自由主义的社经改革思潮。由于李扁时期形塑台湾国家资产阶
级的失败与中国加入 WTO 后的“大国崛起”（吴叡人，2016），在台湾的脉络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危机，恰恰表现为两岸自由贸易的趋势下“中国
因素”对台湾政经主体性无声的蚕食，所谓“99%对抗1%”的行动于是具体表现为“崩世代”对“跨海峡政商集团”（吴介民，2017）的反抗。

因而，在上述社会力集结的伊始，它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进步左翼反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与改革旨趣，此一旨趣又因台湾本身的脉络，将对抗的矛头指向由中国
国家资本及台湾在地买办所组成的政商联盟，在随后的发展中因此能自然地衔接上更为自觉的台湾本土认同。

彼时，台湾方才经历了扁政府晚期的贪腐丑闻，传统本土化与民主化的政治信念在民间濒临信用破产；随即又面对中国重新登上世界舞台的巨大吸力，以
政、商、民间交流三重路径，试图从内部“化独渐统”，与马政府治下为财团减税、都更炒地、青年低薪、无视环评的开发等处境，民意对国家机器毫无招架
之力，这种政治与社会面的双重失语，让对建制失灵的政治冷感与无力感成为时代特征。

当上一代公民社会历经幻灭、自我“去政治化”，转向议题倡议与服务性组织的转型后，崩世代成了抗争事件主力，没有“党外情谊”的历史包袱，从乐生、文
林苑、大埔、美丽湾、关厂工人、反国光石化、苑里反风车运动，重新建立连结。野草莓学运成了一个新的节点，承先启后串起上述各个标志性的抗争事
件，将社会正义为主轴的诉求，重新带入以各种“小确幸”逃避无力感的大众视野，清楚将矛头指向建制权贵。

思想上，这群新世代有同样来自自由主义的知识启蒙，提倡性别平权、社会安全网、环境永续；经济上，则结合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批判，控诉经济发展成果
分配不均；情感上，则共享对土地的关怀和在地历史文化的认同。穿插在抗争场景中的，是反核游行、五一劳动节和同志大游行，环境、性别、人权、劳
工、社福与学运团体，共同现身这类有著嘉年华氛围的游行，让新进社运与学运世代，透过相互支援、协作，长成包容各种不同光谱的大伞型社运精神，进
步左翼联盟渐渐成形，也成为后来“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2013年6月成立）的主力。

2013年继而爆发的洪仲丘事件，更将社会力进一步聚焦于对民主宪政与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掀起新一波素人透过网路集结、参与社会运动的浪潮，加入到由
NGOs 与学运新世代成立的跨组织平台方式，共同协作，关注服贸对各产业领域造成的影响。“反黑箱”诉求紧扣以程序正义确保民主宪政之旨趣，更将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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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汇流于社运大伞下的进步左翼观点，带进对服贸各领域内容的实质批判，确立社经改革诉求于反服贸运动中的重要性——至此，进步左翼主张“社经改革”

与民主公民捍卫之“民主宪政”，这两项旨趣已成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之势。

因著时任国民党内政委员会召委张庆忠以“半分钟”通过服贸的争议，是对民主宪政原则的直接破坏，也唤起广大民众对前一年洪仲丘事件中“国防布”的愤慨
记忆，在3月18日当晚，迎来了社会力的大爆发。

行动的关键时刻，传统独派的公投盟长辈们以肉身阻挡警察，掩护抗争民众成功进入议场一事，当晚就在社群里传开了；之后，高龄90岁的独派领袖史明到
议场为学生打气、参加在场外的“大肠花论坛”，成为新世代所拥戴的高人气台独精神象征。许多参与者致敬台独运动的自焚殉道者郑南榕喊出“我是XXX，我
主张台湾独立”的接力自白，象征著这股力量内部蕴含的台湾认同由隐性转为显性，并成为青年世代重新“补课”台湾史、理解台湾命运的契机。

在太阳花学运如此的特殊时空条件下，“社经改革”、“民主宪政”与“台湾认同”这三项旨趣，终而汇流成理所当然的三位一体。

2014年3月24日，台北，示威的学生被防暴警察强迫离开行政院。摄：Wally Santana/AP/达志影像

公民共和的高光时刻

从这里诞生的，是一种迥异于过去蓝绿两造和统独意识型态的新力量。首先，它是透过运动者透过多年互助、撑开空间而来的“进步左翼”，与老左派不同，
这股以人权和社福关怀为优先主轴的左翼，以全新姿态，出现在台湾大众视野中，弥补了“左”在台湾建制政治光谱中的长期缺席。

其次，此一新力量对民主宪政的追求，也与过去由党外／民进党所带动的民主化运动有性格上的不同。它并非由少数先行者／殉道者引领大众的奋斗，而是
透过一整个世代的自我启蒙，去中心化地共同参与历史变格的关键时刻，以公民集体参与、实践“公民共和”的方式，重新赋予民主合法性。学者黄丞仪便将
此称为“由公民运动创造的宪法时刻”(黄承仪，2014）。

最后，“公民共和”的性格使得这股新力量的台湾认同／独派立场并不完全与老台独的论述相似。他们同样反国民党，却也并未因此自动认可民进党。

这股新兴力量最鲜明的是全民参与的氛围，除318当晚和324行政院事件期间，基本上延续了过去几年台湾大型集会的嘉年华特质，占领现场的全民审议、
全民肥皂箱、每一个区域和空间都有自发的对话与活动；在脸书上，则是公民媒体百花齐放的起源，素人参与者的现场直播、图文报导、手绘解说服贸的大
海报是迷因梗图的前身、在特定媒体的 SNG 上贴满便条纸戏谑表达不满，还有立院二楼外墙的喷漆，均造就无数热门新闻画面，也形塑了后来数年社群平
台上讨论政治与社会议题的风格基调。

太阳花是一个曾茫然、看不见希望的世代，发现公民赋权的力量、释放出社会力的过程，特殊的嘉年华氛围正来源于此：找到了伙伴、走出了无力感的循
环，能以幽默欢乐来展现抵抗意志，正是天然独世代的特质。若非一起经历了从90年代末到2014年春天各种政经变化的作用，太阳花精神不会是这幅样
貌。这些共同记忆与经验在接下来数年透过网路延续，形塑出“社群感”（后来也被戏称为“同温层”），这是未有同样经历者、及多数 Z 世代所陌生的氛围。

同温层的社群感，同时也让台湾诸多公共议题的对立成了泾渭分明的包裹式对立，“进步 vs. 保守”、“改革 vs. 现状”、“年轻 vs. 长辈”、“台湾认同 vs. 中华
认同”，例如“拥核、挺资方、强调个人努力＝亲中亲蓝”；“反核、重视环境大于开发、强调社会集体责任＝挺绿挺独”。自此开启了几乎不容许模糊空间的全
面对决，两个阵营轮廓鲜明分裂，各自包裹倡议立场的套餐，因而也意识形态化、脸谱化。两个阵营的对立一言以蔽之：运动者 vs. 国民党 （以及背后的共
产党）

太阳花精神与其内在矛盾

然而，太阳花精神同温层对外口径一致的对决，恰好掩盖了本身始终未有心力处理的内部异质与矛盾。占领立院过程中，许多看似琐事的争论，例如是否要
维持议场秩序整洁、设立纠察队、感谢警察辛劳，好争取更佳的媒体效应与社会支持，还是要维持硬核抗争状态？要求对外发言的一致与效率，还是让内部
决策更民主、具更完整的代表性？背后都是不同价值谱系，与对民主政治的不同想像。

例如反医疗通道虽被视为较激进左翼的立场，却忽略不同障碍类别与身份的参与者，对扩大运动多元性与支持基础的贡献；嘉年华式的氛围在街头公民会
议、全民审议时，是全民主的展现，但在媒体策略上，也有其“保守”的一面，让社会中坚不至对运动反感、也试图让学生的父母们放心。

最明显的一条路线争议，当属“反黑箱”或“反自由贸易”的表态取舍：对在318当晚之后大量涌入的参与者来说，自由贸易和民主并不冲突，他们要表达的是
对国会践踏民主宪政之程序正义的不满；然而对长期关注者而言，反服贸的原理基础则恰恰是对自由贸易的左翼批判。在议场内外、在立院周边的不同空
间，对这些问题有著非常不同的答案。而运动究竟要透过学运明星去争取曝光和更广大的社会支持，还是走全民审议、公民宪政会议的全民主路线，则是另
一条若隐若现的暗线，相互竞合著。

可惜的是，现场运作的日常几乎耗尽多数参与者心力，未足预见这些矛盾与差异，将会在运动退场后造成哪些效应。而324的行政院事件的发生，除因为马
政府的冷处理，让运动者焦虑于民气散去、难以有效对体制进一步施压外，也有著这些没被回答、无法即时有效沟通的所形成的压力，被外部化后的结果，
且至今仍是众多参与者重大运动创伤的来源。

警察暴打学生的画面引起社会广泛同情，为运动争取到了最重要的民气，也让运动必须尽可能降低争议、以最大共识对外团结发声。330反服贸大游行，在
民气展现为对警察暴力的普遍愤怒下，创下始无前例参与人数，而瞬间涌入的媒体关注造成的大量曝光，以及关注的角度，也让运动最后无可避免走向明星
化。

410退场后，建制力量立刻试图将太阳花的能量变现为选票和政党支持度，随著焦点、资源都转移到少数具明星光环的学运领袖身上，曾暂时搁置和未及辩
论的矛盾，也随著对这个运动的记忆与诠释权的争夺，被赋予了各种简单方便的答案。在大众目光无法顾及之处，复杂的厘清、提问、事件的重建，由学界
一肩担起，而公民宪政会议的理想，只剩下少数几个 NGOs 不离不弃的办著小型活动、记录讨论，网路发表的触及结果却远难称得上是实现了全民参与。

当运动被压缩成少数明星领袖人物的“履历”，紧接著由体制内政党和政治人物来接收对改革的期待，将之转化为接连几场选举大胜，这些转变，几乎也注定
了“出关播种”、深化公民社会的理想，难以继续大规模的实践。

2014年4月7日，台北，占领立法院的学生列队站在议场。摄：Wally Santana/AP/达志影像

运动后的离散：明星化与回归体制选举日程

随著建制选战被提上日程，甫“出关”的年轻太阳花们，立刻面临上一个社运世代准备了20年也没能交出更好答卷的“建制化（新兴政党）与体制收编”问题。
除了第一梯队明星成为能立刻投入第一线参选或辅选的即战力外，第二梯队的活跃参与者们，也面对要成为幕僚或侧翼化自媒体的二选一。前者能在最短时
间突破过去难以企及的人脉圈层，打开一扇通往政治工作、甚至成为储备参选人的门，后者看似有更多的自由度、有机会累积更多知名度和话语权，但仍需
与政党利益和目标深度绑定。

这段时期除国民党外的所有政治力量，几乎都必须面对将太阳花留下之“左翼”招牌给策略性地工具化的必要与难题，2.0版的“克劳塞维兹魔咒”发威，公民倡
议模式在选战翻腾的热情中逐渐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政党与政治明星纷纷以社经改革当作号召选民王牌。只是太阳花卷动规模够大、认同进步议题的广
大民气还未完全蜕去，暂时延缓了公民团体被边缘化的速度，民间社会与政治社会两者之间甚至到了2016大选后仍有一段不短的蜜月期，直到劳基法争议才
开始松动。

同时，社群平台为将流量最大化，刻意放大极化言论。为因应尖锐的论战，懒人包取代了厚重论述、有来有往的意见交锋。回归日常生活的广大参与者，开
始加依赖意见领袖作为代理人，依据“包裹立场”选边，成了同温层最简单便利的路径。“觉醒”从认真费力的思辨变成一种抱团取暖的姿态，进一步被各路代
理人品牌化，成为新的身份政治与意识形态。“公民共和”的理想在参与政治嘉年华的大众还尚未充分自觉地意识到之前，就已自我画下了休止符。

身分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太阳花“觉青同温层”，在后太阳花时代遭逢的首度转折，即是2018年的地方选举和公投。面对中国以空前力道操作的认知战、以
及与其相呼应之韩流民粹旋风而大集结的保守势力，同温层备感威胁、只能以熟悉的包裹作战模式应战，甚至还在对战期，埋怨进步左翼“松动地方基本盘”

的网内互打就已浮上台面，加上行政权未积极以对、主动进行政策说明，结果以进步倡议的全线溃败收场。

败选后的检讨声浪彻底动摇了太阳花精神：原先三位一体的“社经改革”旨趣，在同温社群与绿营内部成为被追究的战犯，运动脉络下对“左派”的热切拥抱，
陆续转变成对“左胶”的不满与嘲讽，前此价值立场包裹式的阵营划分，自此也从内部逐渐松动。

然而，2019年初习近平对台立场的强硬表态、以及随即而来对香港反修例运动的镇压，又让民间社会在亡国感笼罩下迅速重新团结起来。主打捍卫台湾国家
主权的蔡英文采取的“辣台派”路线，与以认同政治为底色的意见领袖和侧翼也展开正式合作，最终在连任选战中以历史新高票压倒了一年多前崛起、风头仍
盛的韩流。“辣台派”的胜利果实普遍被诠释为“天然独”之“台湾认同”旨趣的大胜，更加速原本三一八精神中“社经改革”旨趣的边缘化。

2020年大选后，国际局势随即急转直下：疫情危机、美中科技战白热化、俄乌战争连动台海局势、中国海空军不停以灰色地带（gray area）战术进逼威胁
台湾。此一新局从根本上完全改变了太阳花脉络的时空条件——台湾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上的国际地位大增，已不再是国际“弃台论”的氛围下单方面受到
跨海峡政商集团宰制的被动客体。反之，“护国神山”晶片产业所具备之民族资本的特征，突显了台湾位于地缘舞台上的能动性。

在此翻转之下，十年前左翼批判新自由主义霸权宰制之旨趣顿失力量，迅速被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安全旨趣所取代——尽管新自由主义在台湾带来的阶级、世
代、城乡的断层十年来依旧不断加剧，护国神山带动的股市屡创新高，左翼关于分配不正义的批判便难有置喙余地。另一方面，左翼面对威权扩张之变局，
迟迟未能产出兼顾客观之国家安全需求与社会正义的新论述，来说服大众，使得太阳花精神中进步价值坚持的社经改革旨趣屡遭抱怨，甚至在部分侧翼 KOL

的眼里，成了守护国家主权时的麻烦制造者。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921-taiwan-subeng-nationalism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84%AD%E5%8D%97%E6%A6%95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57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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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972799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124-taiwan-han-kuo-yu-kaohsiung


2014年3月24日，台北，学生在行政院外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民进党的蔡英文参加示威。摄：Lam Yik Fei/Getty Images

国安外交与内政改革俨然对立 、“捍卫民主”政宣化

太阳花精神中除了“社经改革”旨趣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之外，时局的巨变也让“民主宪政”旨趣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缩与变形。

疫情爆发后，台湾社会对中国的戒慎恐惧与厌恶均到达最高点，防疫既是客观维护生存所需，又被额外赋予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意义，遂形成“不可质疑”的氛
围。面对国人的出入境限制、实联制与健保卡变更使用目的的法源依据、电子监控、疫苗采购流程等争议，一方面大规模动用社维法处理假讯息，另一面则
由支持者主动挑起防卫，却连正常行使公民监督责任，都会被贴上“中共同路人”标签，视为给敌人递刀。疫情间种种“不得已”，让太阳花运动中重新被确立
的民主宪政原则被束之高阁。

面对而中国以各种管道渗透、发动认知战、步步进逼，同温层群体以更快速度、更统一的姿态反击，虽然对澄清假讯息、安定社会有一定功效，但离当初“公
民审议”的理想也越来越远。这种自认公开透明，却忽略民众实际感受和需求的“政令宣导”模式，履被用来回应各种民生物价、交通乱象和房价议题，未警觉
在失去两股重要旨趣的支柱后，绿色执政在自视非蓝非绿的群众眼里（他们过去仍能被太阳花所囊括代表），跟国民党已有87分像。

当“社经改革”与“民主宪政”这两个旨趣都开始松脱，顿失社会正义与公民赋权两方面的活水灌注的“台湾认同”——这太阳花精神中因前两者方才被赋予充实
意涵的旨趣——也因而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面对中国军事进逼与认知作战的压力遽增，台湾民族想像更加失去透过历史记忆来沉淀出内涵的余裕。反之，在急须与中国民族主义对抗的迫切感中，台湾
认同将自身区别于中国的内涵，不再被对接到“弱小者的反抗”、“公平正义”与“公民共和”等理念，而是诉诸“防疫模范生共同体”与“民主矽岛”等方便速食的
象征想像。

这些美名虽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但却难以转化为社会轫性，时间一旦拉长，只会令人疲乏抗拒，呈现在近两次选举结果中，就是对此买单者只剩民进党
基本盘，和为数不多但确实明白台湾处境凶险中的人。选举结果戳破了母体社群的梦幻泡泡，过去进行政治宣传与攻防的管道纷纷失灵，在确知民心失落又
找不出施力点的焦虑下，反陷入更深的受害者情节，病急乱投医将矛头指向年轻人、将之归类为“被洗脑”、“民主富二代不懂珍惜”。

太阳花届满十周年之际，面对的是运动内核精神的三项支柱早已松脱离散、乃至于各自孤立枯萎的现实，甚至成为被 Z 世代所鄙视的政治正确。运动最重要
遗产之一：台湾作为自主独立之国家行动者的想像，褪色为无自觉意识的“天然独”，一部份甚至抗拒认知国家危机存在的事实；太阳花精神遗下的空壳，则
反被民粹型政治人物捡起当作大旗，甚至直接挪用“社会正义、宪政民主”的词汇，来抢夺绿营的社群基础、削弱民主的合法性，在对现有建制感到不满、无
力的社会氛围再度浮现的此刻，从自发倡议的行动公民，陷溺成接受明星魅力的号召参与“改变”、“跳脱蓝绿”的粉丝型选民，陷入“为自己赋权”的假象。

2014年3月25日，台北，学生示威者继续占领立法院。摄：Lam Yik Fei/Getty Images

太阳花精神离散后，如何重新与民气对接？

当民气自然转向民粹、反建制的形式，进一步造成民主的危机的同时，台湾民族国家的想像也面临著高度敏感、脆弱且缺乏轫性的危机。网红钟明轩赴中拍
影片嘲弄台湾抗中意识，结果引来中国国台办附和并见缝插针的事件，正戳中这种便宜行事的认同最痛之处。如何在地缘政治与经济对抗下，将太阳花精神
灌注到新的安全议题与社会改革的论述中，将社会力与台湾认同重新对接起来，让“天然独”在具足够轫性的内涵充实后，转变为“意识独”（吴叡人），如何
重新建立“三位一体的公民共和”，正是此刻，太阳花运动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赖清德团队在选后宣示要让民进党继续成为“进步价值的第一品牌”，应是意识自身根基被侵蚀后的反省，然而建制政党对此更多著眼于执政合法性，而非如
何为台湾认同注入有效内涵。曾因太阳花学运而聚合的母体社群，必须从社会力这端找回能与民气产生对接，以及能让未曾有共同经验的 Z 世代能有感、能
参与，更具体的说，是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结。

“新政治”虽因民粹政治人物变成了脏话，但真实的改变也在发生，十年来，仍有新世代政治人物跳脱地方派系利益、诉求年轻选民价值感，成功拿下市议员
席位成功的案例，今年更有从亲子共学团出发的小欧盟，靠扎实经营著生活圈里的人际连结，一跃成为第五大政党；而十年来，众多青年返乡投入农林渔牧
业、重建社区的成果也渐渐浮现。而这种种经营的尝试，无非都是在召唤那自觉自信、可存可久的台湾共同体社群。

2024年，台湾在太阳花的余韵下又曲折辩证了十年，如今时局诡谲变迁，台湾也已不再是太阳花前的台湾。然而十年之后的此刻，台湾仿佛又面临同一历史
课题的重考：在内外危机的夹缝之间，一个自觉的、以台湾为主体的社群，能如何凝聚、自我赋权？

2014年3月18日台湾公民们以躁动的、高亢的、众声嘈杂的姿态所给出的答案，尽管已无法再被复制、尽管已成离别追忆，但对它的记忆之于2024年3月
18日的前代公民与新世代而言，始终都会是台湾共同体社群想像的灵光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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